
在總督賞樓下跟八位玩家會合完才一起上去，除了高中同學*2跟網友*1外，認不得任何人。門口

的保全感覺很寂寞，無論進出場，他都很努力地跟我們打招呼。我猜這是一份相當消磨時間跟人

際關係的工作。 
 
電梯搭到三樓後就是總督諜影場地了，徹底隱身在民宅之中，隔音效果感覺做得很不錯，不然按

照遊戲時間來看，住戶理應會抗議。 
 
推門進去後整個戶型都是遊戲場地，內含：入門一個小廳，供人放行李跟鞋子，走廊上幾間簡易更

衣室，連接到四通八達的主桌，主桌再連接到解任務的幾間處室，空間有限，但基本感覺不到擁

擠。 
 
首先踏入小廳的話，第一時間會注意到的是濃烈香氣，接著是刻意選擇了懷舊復古流的背景音樂

，跟無法忽視的大面積深色木地板。 
 
主持人前來接待我們，讓我們把行李放在角落的長櫃子裡，我把自己的黑色背包塞進右下角，等

待。音樂跟香氣讓人恍惚，這裡不像臺北的任何地方，我認為這些感官體驗也是遊戲的要角。如

果是我一個嗜買沉香的好友在此，恐怕就能分析這種氣味的來由，但我鼻子很鈍，只能迷迷糊糊

地相信這是1945年的味道。 
​​  

主桌上不少東西，我們跟著主持人走進會議室，他叮嚀過我們千萬別轉壞老式電話了，還讓自願

者上手玩了幾下。 
 
長桌上擺的器物一概是九人份。 
 
九人份的劇本，個人任務小本，九杯茶，九個筆記本，九支鉛筆，九個桌上名牌，還有掛在每個人

椅背上的包包。道具的質感挺精緻，武漢肺炎時期肯定得消毒到死。 
 
空間一下子廣闊起來，音樂跟香氛的存在感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亮晃晃的日光燈，借著這股光

源，每個人入座後拼死讀著遊戲現場才會出現的劇本，我讀是讀了，但全部沒進到腦袋裡，這種

短期失憶症狀算是舊疾，常常在玩劇本殺時發作，所以我也不以為意，大概是還記得自己的本名

就好。 
 
從這一刻開始，我叫做山口孝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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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所的玩家們分批被叫出去換裝，我的服裝是白襯衫黑背心西裝褲，從沒繫過皮帶，所以讓工

作人員幫我繫上了，真是不好意思。順帶一提，我很喜歡同學的打扮，從來沒看過他穿裙子，沒想

到在實境遊戲看到，我想下次看到應該是世界末日審判前夕。 
 
準備時間結束，遊戲正式開始了。 
 
開頭需要演一場有劇本的戲碼，東野牛開門衝進來的時候，我正死盯著劇本書，因為我得第一個

開口才行。我一抬頭，發現其餘八人也是看著劇本書不動，彷彿入定。 
 



東野牛輪番介紹了辦公室之間的八卦，小林正義跟星野鈴香正在交往、我是所長的養子，諸如此

類的人際關係。老實說我沒有很認真聽其他人的八卦情史，因為我還在想等等得第一個開口說話

，壓力很大。秘書高橋舞走了進來，他講完前述就輪到我了，我坑坑巴巴地照著劇本唸完，節制地

拍桌。十分擔心紅茶會濺出來。 
 
這一切讓我想起大一的戲劇課。 
 
簡單來說，局內發生了一起兇殺案，且兇手客觀而言極有可能是我的父親，雖然我打從心底不相

信這回事，我的父親不可能做出這種事情。 
 
父親回到辦公室了，那扇門被來來回回撞得哐哐響。他一身軍裝，眉頭皺得特別緊，聲音低沈，我

感到畏懼，也很怕那扇門被大家撞壞，難道前所長死後，我們還有多餘的經費修門嗎。 
 
一進門說了些什麼已經記不清了，田中義夫繞到我跟黑田博文的背後，勸課室間要好好相處，邊

說邊掐緊我倆的肩膀。如果父親改去做肩頸按摩師傅，應該會很賺錢吧，但我當下並沒有心情想

這種玩笑話，只覺得肩膀快被擰斷了，這顯然是善意威脅——處不來就殺了你們，之類的意思。 
 
訓話完畢後，大家都起身，拎上個人背包往課室移動，我也想跟著回到電訊課，卻被叫住了，課長

們需要到所長室集合。我覺得那裡跟地獄差不多，父親的皺眉真的很可怕，他確實有著老鷹般的

目光，只是難以確認我是巢下的幼雛，還是平凡日裡的又一隻獵物，肥田鼠，我可能是肥田鼠。 
 
肥田鼠跟黑田博文還有小林課長進了辦公室，父親說了什麼來著，我忙著注意該怎麼體面地站著

才好，好像是線索受阻了，東野牛恰巧進門來要求我們拿錢換取情報，不過情報值整整一塊錢。 
三個課長面面相覷，誰也不想拿出錢來，其中一人問：在所長前面賄賂是可以的嗎？所長表示東

野牛有自己的規則，他予以尊重。這個規則真是彈性呢，父親是這麼彈性的人嗎？我印象中的他

跟地藏王菩薩還有台灣人那些露齒恫嚇的門神像差不多。 
 
我身上只有一塊錢了，眼看其他兩人沒有要出錢的意思，我掏出僅有的一塊錢，邊說：這是我下個

月的飯錢了。雖然也不知道還有沒有下個月可活，戰線看起來十分不樂觀。當然，後半句並沒有

說出來。 
 
東野牛爽快地把情報給了我，我用雙手把情報爽快地供奉給義父。 
 
好像不是這樣做的，所長退回了情報，叫我自己唸出來，我在慌亂之下把字唸錯了，旁邊的高橋

舞秘書貼心糾正了發音。幸好我是化學科的，如果是文科生的話，讀錯漢字可是奇恥大辱。 
​​  

總而言之，課長們都收到了鈴木志雄前所長的「禮物」，合起來就能開啟機關，拿到更多解不完的

謎題。所長還展示了寫著「雪」的金手環給我們看，並警告我們不得說出去，且要好好注意這東

西。但放在所長室的東西要怎麼隔空保管呢？這又不是能隨便進來的地方，至少我不想進來。 
 
在解決暫存事件後，父親點名了小林課長，拿出一把鈔票來，問他人事費該怎麼分配給各處室，

共有九塊錢，三張兩塊三張一塊。我瞄了一眼小林，希望他把錢給我，至少得還我一塊錢吧。 
但小林很陽光地說他要獨吞。（我聽起來就是這個意思，不可置信，王八蛋人事課。） 
 



幸好父親拒絕了他，他厲聲表示沒有貢獻就沒有收穫，然後轉過來讓我把錢收下了。這一刻的父

親看起來比較像地藏王菩薩。 
 
我仔細數著手上的鈔票，分成三人份，然後在課長們奔回處室前平分了這九塊。雖然有想過要不

要乾脆讓博文跟我平分算了，或是乾脆三等分給千鶴，但處室間要好好相處，所以這才是最好的

選擇吧。 
 
絕對不是我很怕再被父親掐肩膀之類的原因。 
 
回到電訊課後，吳霜小姐跟小百合小姐看起來十分忙碌，前段的謎題我好像幫不太上忙，光是要

把筆筒移來移去就處理了很久，幸好旁邊有不知道為何很擅長密碼的東野牛先生在。 
 
電訊課的本業果然是處理密碼吧，我按照上輩子玩摩斯密碼電子遊戲的記憶解開了機關。 
 
直到解開機關的十五分鐘內，我不停望向電話，卻沒接到任何一通找我的。 
奇怪，這個時間點，應該要有共產黨的人打電話來核對身分了。 
 
但沒時間想那麼多了，電訊課解完了機關，所有人強制前往大廳會合。 
 
記憶實在是很勉強，一口氣發生太多事情了，目前唯一確定的是，我們距離得到原子力情報還很

遙遠。 
 
以及，我終於接到了打給「灰鷹」的電話，跟組內的共產間諜彼此確認了身分。 
 
總之——現在回想起來時序有點混亂，可能是空襲逃難過程撞到頭的關係吧。 
對於山口孝治來說，主要有幾條大事件正在同一時間發生。 
共產黨任務 
父親交代的個人任務 
原子力情報 
情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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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任務需要透過電話確認來意，我起初覺得這樣有點魯莽，但是看到其他人也都光明正大接

電話談一些感覺很機密的事件後，我就放寬心了。不過，組內到底有多少個間諜啊？為什麼大家

的行跡都這麼可疑？唉。 
 
先是千鶴打了電話來，其實我從聲線就認出他了，但還是再確認一次，不敢相信他也在共產黨裡

面。雖然同陣營有點開心，但還是希望他能選擇更順遂的地方過日子。 
 
張忠男先生的聲音也是一聽就知道了，有獨特聲音又大嗓門的人真不適合當間諜，但他還多問了

其他間諜是誰。我握緊話筒，掃了一眼電訊課的人員，很好，可愛的下屬吳霜，完全不構成威脅。

我以普通音量說，林千鶴。 
 
不那麼充滿危機的電話密報結束了。 
 

https://www.facebook.com/talltalldargonborn?comment_id=Y29tbWVudDo0MDEzODE5MDg4ODg0MzcyXzEwNzk1MzM0NTA5NTg4MTU%3D&__cft__[0]=AZUMCjDEivplqhNUEua2rQoYPrZiLNTd0n0x2gYf59Jjlz9OTqhtKWDkHzZxOnhsgNktLJ2D9GT8Jax1bDjpasey6OwYDR1BBbXvEUkdAxXe54N4IhGMTCRvgn-9ap6M4DXzg8sa2nUaixtVBh8StQUBiPJrvR1x-v2fwsP8stvdNw


當高橋舞小姐跟我們搭話時，我依然深陷在千鶴原來身在共產黨的情緒之中，不，這種意外之情

現在又加上了一人，看起來精明俐落的高橋舞小姐，居然也是我們共產黨的成員。要是高橋舞小

姐也在我們陣營的話，看來勝算很大。 
 
他又把我們幾人領回電訊課，在打字機上同時按下AXE的話，從這裡通往所長室的密道就會開

啟。我們需要趁外面引發騷動時，闖入父親的辦公室，取得共產組織所需的風之卷。 
 
其實我不太樂意這麼做。不合宜的時機點，不禁想起了尾崎秀實先生，雖然我們僅有短短數面之

緣，他到了中國當記者後就甚少來往了，但千鶴也好，張忠男先生也是，我們都是相信只有共產

勢力真心在乎人民，才會一起出現在這裡的吧？此時此刻，我不相信父親會做出跟我相同的選擇

——那就只好闖進去了。 
 
高橋舞小姐指示我們，一旦電訊課外面傳來尖叫聲，就是行動的訊號。 
 
在臨走前，他不放心地回頭問了我們一句：都還記得嗎？ 
 
我緩緩回答：AXE。顯然是還沒有從臆想回到現實的答案跟反應。 
 
張忠男果斷更正，是尖叫聲吧，外面有尖叫聲就行動。 
 
我沈默不語。 
我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蠢的北帝大畢業生，請收回我的畢業證書吧。 
 
在高橋舞小姐出去沒多久後，外面確實傳來了高八度的尖叫聲。真是厲害的行動力啊，高橋舞小

姐。 
 
我們鑽進了密道，密道很短，一下子就能起身了，從全新的視野看見了所長室呢。沒有父親的所

長室，真是太寬敞了，呼吸一下子暢快了起來。不過，轉念一想，真不知道這密道有何居心，我父

親是兇手的可能性又更低了，假如有密道的話，誰潛入所長室暗殺都不太意外吧。 
 
張先生跟千鶴一進到房間就開始翻箱倒櫃了，我在後面好像幫不太上什麼忙。 
 
沒一會他們就解開了謎團，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張先生一度觸發音樂盒，旋律瞬間迴盪整間所長

室，嚇得我們又連滾帶爬擠回電訊課，確認沒事了才又悄悄鑽回所長室。我真的當過兵嗎？真的

有受過父親的嚴格教育嗎？這點膽量，我都懷疑起自己是不是被奪舍了。 
 
外頭的紛亂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想不透高橋舞小姐是怎麼辦到的。 
 
後來聽吳霜小姐說，好像是以假蛇作為誘餌，吸引走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沒有親眼看到的話，果

然還是很難想像是怎麼回事呢。 
 
在整場紛亂結束之前，我們拿著共產黨的撤離計畫跟文件逃回了電訊課。尋獲冬之卷，需要回報

給遠方的上級長官，高橋舞小姐正跟我們聊到一半，我手裡拿著那張卷子，還有張忠男先生塞過

來的逃難計畫，電訊課外又傳來了更大的騷動。 



 
爆炸聲。 
但並非美軍空襲，聲音是從更近的地方傳來。 

 
當我們趕到大廳，就看到田中佑太倒在地上了，所長也趕到了，他讓大家把侍從官扶到沙發上，

再去檢查地板的爆裂物跟信紙。 
 
我看了眼侍從官，如果還能呼吸的話，傷勢看來不太嚴重。 
 
箱子，爆炸物，致田中先生，新啟會什麼的，資訊量實在是太大了。我耳朵嗡嗡響，這跟之前情報

所附近的炸彈案是同一個手法嗎？也許吧？怎麼回事？完全搞不清楚。 
 
高橋舞小姐挑釁地問了父親有關新啟會的事。從這個角度，我只能看見父親的側臉，跟平常沒什

麼差異，非常剛毅且緊繃的五官，但感覺出來氣氛不對勁。 
 
侍從官顯然也覺得高橋舞不對勁，老實說連我也覺得高橋舞小姐突然發神經了，我們的共產任務

呢，這時候搞砸的話，共產黨的任務怎麼辦呢。 
 
大家陸續回到大廳了，就好像這件事從沒發生過。 
 
有一些人鬼祟地跟高橋舞小姐在談話，沒出現在爆炸案現場。我很疑惑，問了其中一人，你們在

這裡做甚麼呢？問話被草草帶過了。雖然十分可疑，但我也還有事情要做，就沒有特別追究了。 
 
在此之後，我們成功用電話通知了共產黨組織，尋獲冬之卷。 
 

 
 
時間回到爆炸案之前。 
 
電訊課又來了電話，要不是為了組織溝通順暢，我已經想拔電話線了。 
應該是小百合先接起了電話，又或者是誰，實在是太多通電話了，可能又是共產黨的通知吧，我

抱著這種心情接起了電話。 
 
「喂？到所長室來。」對面傳來沒什麼情緒的嗓音。 
 
在我應好之後，對方毫無猶豫地掛斷了。 
 
猜錯了，這是來自地獄的電話。 
 
在所長室外敲了兩聲門，獲得了許可後進入了。 
 
一進門，所長就叫我坐在椅子上。（不，仔細想想，他並沒有那麼和藹可親地說，不是像正常人一

樣說，請坐，這邊坐著喔，幫我做一個坐下的動作，他是說，坐下。） 
 



因為對方還沒坐下來，基於禮貌，我還是站了一下，結果又被父親罵了。瞬間想起了可怕的體罰

跟早起背單字。你要勇敢，孝治，你已經是成年男人了，這個人根本就——我服從地坐下了，但感

覺這張整個人陷進去的椅子，正在吞噬我的視線。 
 
長話短說，總督府已經在懷疑我了，我需要證明自己是無辜的，父親遞給我一包錦囊。不成功便

成仁，也許吧，老實說那時候的我沒有很在乎自己的死活，只要任務成功，還有黑田博文跟千鶴

可以活下來就好了。 
 
對面的人眉頭深鎖，他說，你看起來很緊張。語氣似乎放軟了點，但大概是我的錯覺。 
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只是機械式的應好。 
 
為什麼我們得在這種場合下說話，也許還有更好的地方可以聊天，像是小提琴獨奏會之後⋯⋯也可

以是邀請黑田一起的音樂發表會，他當伴奏，我拉主旋律。謝幕之後，大家都在送花的那個時機

點，我們就可以花大把的時間聊天了，永遠用不完的時間。 
 
我帶著錦囊離開了所長室。 
 
省略一系列不複雜但依舊出錯的搜查，我意識到自己的任務早在結束之前就結束了。 
 
最終拿到的是兩張名單，林千鶴，共產黨成員，黑田博文，美軍間諜。 
 
機密文件上的紅色邊條顯得很刺眼。 
 
千鶴，我知道，但黑田博文？不，先不去想那回事的話，這根本就沒辦法交給父親。 
 
但父親交代的任務又怎麼辦呢？我要兩手一攤，說自己就是辦不到，有辱山口家的尊嚴，那也恕

難從命。但是在兩條人命面前，尚且未知他們被抓到會有怎樣的下場⋯⋯我在大廳踱步，單腳轉著

腳下的皮鞋，能聽見皮質跟地板摩擦發出的細微尖叫聲，也許什麼聲音也沒有，那純粹是發自我

內心的悲鳴。 
 
田中佑太到底在想什麼呢？在他經過的時候，我下意識地把紙條折起。 
已經懶得去想父親在想什麼了，那已經遠遠超出我心靈的負荷。 
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紙比槍能殺人。 
 
又轉了五圈的皮鞋，鞋尖都快擦出煙了，我決定了。 
 
這件事就瞞下來吧，我失敗了，我徹徹底底失敗了，無論是作為義子，還是作為山口家的驕傲，再

也沒這回事了。 
 
我收起那兩張間諜名單，決心把它們永久封存。 
 
電訊課又來了電話。 
依然是父親打來的。 



他問我任務成功了沒有，我說沒有，什麼也沒找到，我失敗了。 
我乾巴巴地回答，因為我能力不足。 
短暫的沈默過後，父親掛斷了電話。 
 
已經有點放逐自我了，大概會被總督府抓去吧，就這麼絕望地在場內閒逛。 
 
前所長的兇殺案真相，還有前所長的癖好，這時候追究也已經太遲了，距離撤離不到二十分鐘。

雖然挺重要的，但已經沒有心情顧及那些了。 
 
千鶴正在解原子力情報，我們交換了一下已知資訊，順便搞懂了他為什麼加入共產黨。我說我會

保護你的。很空泛的誓言，這年頭連小學生都不這麼說了。從包裡翻攪一陣，繞過燙手的間諜名

單，從夾層抽出三塊錢，拿給了千鶴，反正也用不著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把整個錢包都給

他。 
 
也去見了黑田博文，他說他有話要跟我說。 
 
我們在電訊課裡面說話，也許是因為這裡異常冷清吧，吳霜小姐跟宮崎小百合小姐一天到晚往外

跑，就連身為課長的我也不常出現在這裡。也看過張忠男先生在這裡跟其他人密謀些甚麼，這裡

可能是上好的八卦聖地。 
 
黑田博文說，我愛你。 
我說，嗯，當然我也愛你，是兄弟情的那種愛吧？ 
 
黑田博文很堅持用更簡短的語言來描述這件事，就是，我愛你。 
我很納悶，難道不是Bromance的那種愛嗎？ 
 
黑田博文說，我在車上看著你畫畫那段往事呢。 
我堅持，那不就代表我們是很好的兄弟嗎？我喜歡你呀。 
 
這段對話就在這樣的邏輯中無限循環。我不明白他想說什麼，我們已經一起工作了，而且還能天

天見到彼此，這簡直是最棒的生活。而且我們的誤會不是解開了嗎？我沒有故意拋下他呀。 
 
東野牛把頭擠在門縫偷聽，我們看著他，接著吳霜小姐也進來了，他一臉撞見不可告人場合的樣

子，又想走出去。 
 
可以待在這裡，我示意，反正這不是什麼隱私話題。 
 
黑田博文說起他跟千鶴有過一些矛盾，而且之前還交往過，我有點驚訝。這段對話就這樣結束了

，我依然不明白黑田博文的意思，要是我們都沒被美軍炸死，也沒上軍事法庭審判，總有一天能

再談談的吧。 
 
到此，撤離時間剩下十分鐘。 
 



在撤離前去上了廁所，回來的時候被大門困住了，不管怎樣都關不上門。說不定是方才的爆炸案

讓鍊條變形了，不然怎麼可能呢，這扇門我可是每天出入的。 
 
洽好在大廳跟其他人談話的高橋舞小姐，看到我進門來，轉頭說山口課長你辛苦了。 
我在原地僵持了一陣，門依然關不上。 
 
高橋舞小姐大步走了過來，然後以相當力量砰地一掌關上了門。 
 
再三感慨，幸好秘書小姐是共產黨這邊的。 
 
原子力情報看來是解不開了，要是我打從一開始就違背父親的要求，不去找那些能自保的間諜名

單，也許還有點機會吧。一路上辜負了共產黨對我的期待，也辜負了父親對我的期待，到最後甚

麼都沒能把握住。我有辜負自己嗎？大抵沒有。我只是一再讓身旁的人失望而已。 
 
在美軍的空襲到來之前，審判現場先到來了。 
 
父親衝了進來，這個場面似曾相識。 
他氣急敗壞地宣布殺手就在情報所內，洩憤似踹上好幾腳椅子，並一一唱名總督府的清算名單，

他說從現在開始，只看證據說話。所有人的雙手都得放在桌上，證明手中無武器。 
 
我順從地把手放在桌上。他真的有在乎過我嗎，比起我的處境，他好像更在乎鈴木志雄前所長被

刺殺的真相，還有揪出所內的殺手。 
 
我大概不是很重要吧，我只是一個甚麼都做不好的養子，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 
 
有嫌疑的人被一一叫起，父親讓他們拿出證據來，有人說我好像有線索，但三秒鐘內沒拿出來，

一併被當成叛徒處理了。輪到我的時候，父親只簡短地說，山口孝治，去總督府接受調查，沒有多

餘的對話，也許我們的父子關係，對他而言也是很多餘的吧。 
 
被銬上了手銬，跟可能是間諜的人站成一列。 
 
一臺測謊機被搬了進來，所有人得輪流宣示自己不是兇手。誓言是，我不是蛇機關的成員，也沒

有殺害前所長。叛徒們的手銬被短暫解開了，宣誓完畢後，又一個個站回去牆邊，我也是其中一

員。 
 
看著所有人輪流宣誓，我心想，會忘詞跟卡頓的人不可能是兇手，兇手肯定預想了這個情景無數

遍，說出來的話不會有結巴的。高橋舞小姐的眼神變得很奇怪，可能是我多心了吧。 
 
結果那臺測謊機被動過手腳的樣子，拿紫外光探照手背，沒有顯示出圖案的人，反而才是真正的

殺手，其實到現在還是不太了解全貌——當我回過神來，父親正拿著手槍抵住吳霜小姐的太陽

穴。 
 
吳霜小姐、居然是吳霜小姐嗎？我震驚到不行，那個一直都看起來很乖巧的下屬，怎麼可能殺害

前所長。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太混亂了，高橋舞小姐又挾持了吳霜課員，父親大喊著讓所有人蹲下，

他自己也蹲了下來，幾發流彈掠過頭頂，我看著他持槍的背影。要不是我如此無能為力，要是我

也有能反擊的武器，要是我是他成功的兒子，或許情況就不會變成這樣了吧。 
 
要是我有能力保護所有人就好了。 
 
但我只是窩囊地蹲下了身。 
 
高橋舞小姐被逼進了拷問室，我們也全被套上黑布袋，甚麼也看不清，只好搭著前人的肩膀，陸

續著進到拷問室裡頭。 
 
所有人都被關進大牢，我跟間諜們則被安到了刑求椅上。頭套被拔掉了，我向上看，頭頂上滿佈

染血的鐵刺，距離不到一公尺。 

 
只剩父親、田中佑太、高橋舞，仍是自由之身。 
 
又是有關於新啟會的爭論，高橋舞小姐……不知道該如何稱呼她了，差點殺死我父親的傢伙，說

起前所長的家庭關係，還有他和我父親的陳年舊事。感覺大腦要麻痺了。為甚麼甚麼都沒跟我

說？父親喜歡鈴木志雄所長？真的假的？被綁在這裡甚麼也看不著，就算我拼命側身，也只能看

到田中佑太把手搭在牆上的拉桿，還有牢獄裡那些同事無助的表情，以及聽見一來一往，逐漸升

高的爭執聲。 
 
鍋爐上的滾水泡沫，最終擊破了表面張力。 
田中佑太為了保全旁世的地位，開槍擊中了父親。 
 
方才看不清的，這下子倒是看得很清楚了，父親就倒在我面前。 
沒有看見血，他吃了兩三槍後，吃力地倒在地上。 
死了嗎？不可能吧？就這樣？ 
 
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結局，要是早知如此……子彈要是打在我身上不是更好嗎？該死。 
 
趁田中佑太還在發言的時機，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另一方，我眼睜睜看著父親往前爬行，逃出了拷

問室。田中佑太追了上去，很快的，拷問室只剩下我跟同事們。 
 
應該趁機絆田中佑太一腳的，但很可惜，我的腳也被牢牢銬在刑具上。 
 
我要成為沒父無君的人了嗎？那時候在想這個。 
 
同事們開始討論起該如何逃離這裡，我看見鈴香小姐過來幫我解除了手銬，接下來只剩被困在刑

椅上的黑田博文跟關在監牢裡的眾人了。 
 
透過破解監牢內的電路設備，同事們被釋放了，黑田博文也重獲自由。大家開始分頭逃難。 
 



千鶴肯定得跟著我們事先搜查好的共產黨路線逃脫，幸好我們能一起離開這裡，不太確定黑田博

文要奔向何方，可能是跟著美軍一同撤離吧。希望我們還能再見面。 
 
翻轉拷問室一角的菊花標章後，密道出現在眼前。 
 
我跟張忠男先生、千鶴，還有不知道為何途中加入的小百合小姐，透過密道離開了情報所。 
 
街上塵煙滾滾，哀號聲不斷，火光，戰爭尚未結束，但我卻產生了一切都已結束的幻覺。 
 
回頭看不見情報所的影子，建築物本體跟原子力情報，恐怕一同消失在歷史的塵埃當中。 
 
穿過幾條小巷，來到開闊的平地，能從兩側平房的夾縫間，看見燈火明亮的總督府。 
 
共產黨派人接應了我們。 
 
父親到底去了哪裡呢？他還活著嗎？ 
 
瞪著夜空，星星沒能給我答案。 
 
唯一能給我答案的人，已經不在這裡了。 



 



 


